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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美深度合作的商业片《长城》，作为
张艺谋导演的最新力作，似乎陷入一种概念上的两难
境地。80 年代曾代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五代领
军人物，如今却拍出了这样一部“非中国化”的电影。
面对中国电影主体性的缺失，创作者们必须立足本土
文化，紧密把握本民族的现实和历史，坚持现实主义
电影美学道路。因为，“否定现实主义就等于否定了
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历史存在，也就抹去了自己的民族
记忆，如此一来，作为完整意义的中国电影概念将无
法出场”。（3）这也是《长城》，为什么会失去中国电
影这一概念的最根本阐释。未来的中国电影要想保持
其主体性、原创性，应需在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之
处寻求独立，如此才可保证真正的中国电影的出场和
影响力。
三、文化安全：弘扬核心价值，立足本土文化
好莱坞电影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全面
进入中国市场之际，我们要及时做好应对措施，抵御
其带来的消极影响。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
曾指出：“中国没有完善的文化市场与支撑体系，没
有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更没有与美国相媲美的大
学教育。”（4）面对西方影视文化的侵袭，我们应大力
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和高等教育，最大程度上维护本
国的文化安全。
维护我国文化安全，首先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树立我国民众的主流价值
观和本土文化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
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5）这种价值观表现在电影文
化中，便是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建设和发展。近两年，
以《智取威虎山》（3D）、《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
《战狼 2》《空天猎》等为代表的电影作品，将意识形
态与商业类型融合于一体，不仅在票房上频现佳绩，
在口碑上也大获好评。这类影片无一不是在“中国梦”
的时代底色下，传达着民众的声音和国家意识，进而
增强了我国观众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认同。
其次，要立足本土文化，大力发展有中华民族
特色的文化产业。中国电影人应以身作则，努力发掘
本土文化资源，讲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故事。“电影
创作者要有独立的担当、人格和情怀。就电影市场或
电影业态整体发展来说，在对电影功能的认知上要坚
守理性，摒除票房第一的观念，强调电影作为文化
的重要性。”（6）近些年，美国电影界频现“中国热”，
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电影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好莱坞电
影的“中国化策略”一方面是考虑中国庞大的电影市
场，另一方面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渐
趋扩大。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影片的拍摄都
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好莱坞在对中国故事进
行改编的过程中，同时加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影片
中张扬着强烈的个人意识和英雄梦想，这些影片在中
国形象的外壳下，却蕴含着美国本土的普世价值观。
面对这些中国形象和民族文化，我们要及时挖掘，为
己所用。在发展本国文化产业时，要适时学习好莱坞
的影视制作策略，同时还要大力提高影视技术水平。
只有不断创新，提升电影制作的软、硬实力，才能更
好地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
如今，民族文化复兴的浪潮正席卷亚洲，“它包
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
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7）面对西方
影视文化的强势进入，我们既要打破西方国家提倡的
“普世文明”幻想，也要消除中国几百年来作为“落
后者”的文化焦虑，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树立文化自信的观念和态度，只有如此，才可能在最
大程度上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姜庆丽，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2016 级博士
研究生，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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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影像建构
——以 20世纪 80年代的中国体育电影
为例
周传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体育电影（1）雨后春笋般
地出现，如《排球之花》《飞吧，足球》《元帅与士兵》
《剑魂》《沙鸥》《第三女神》《一个女教练员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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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太保》《候补队员》《高中锋，矮教练》《五虎将》
《帆板姑娘》《现代角斗士》《加油，中国队》《美人鱼》
《拳击手》《京都球侠》《哈罗！比基尼》等，一方面
是因为中国体育事业迅速崛起的现实境况，能够让
电影的表现题材“转向摄影机前的现实”（2）；另一
方面则是80年代统购统销的电影生产政策，“反类型”
特征的体育电影凸显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家
情怀等思想内核，充当着意识形态表述的功能与实
践。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在举国体制所催生出的国
家认同、现实困境的焦虑等语境中，通过运动员个
体的成长历程、性别的进步意识、独特的叙事模式
与观赏机制，能够较好地对中国梦的内涵进行表述
与建构。
一、个人的梦：成长的历史时间与
性别的别样景观
中国梦是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体育
电影中，导演们倾向于将中国梦的主题转述为“个
人的梦”，实现这一身份的转化与逻辑的衔接。运动
员个体的成长，并非生理、年龄范畴下的“成长”，
而是对“历史时间”的认知与把握，即“时间进入
人物内部，进入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人物命运及
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3）这就将运动员自
我意识、心理轨迹等“内在的成长”，表述为国家、
社会、历史层面上的“外在的成长”。体育电影中的
运动员有着一种由内而外、突破自我的本能，这一
自觉的进步意识集中体现为对思想震荡、精神磨难、
身体痛楚等困难险阻的克服。同时，主角通常作为
“拯救者 / 被拯救者”出现，体现着个人主义意识到
集体主义精神的转变，成为了个人梦到中国梦的升
华。然而，中国梦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这便引发了第二个
问题：从个人到国家，从生命的有限性到社会的无
限性。成长并不是作为个人的封闭体系，而是人类
生活的整体进步，体育电影更是将这样的一种时间
观念聚焦于儿童的视域。在《五虎将》中，五位少
年乒乓球运动员在杨教练的指导下迅速成长，并暗
自许下诺言：“我们的目标是世界冠军！”少年强则
中国强，青少年的强壮体格、坚定意志是综合国力
和未来竞争力的根基。
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而作为“半边天”的女
性群体成为这一时期体育电影中反复刻画的银幕形
象，体现着这一梦想的性别书写。如果将最原始的
对个人的崇拜约等为对男性身体、力量的崇拜，体
育赛场激烈的肢体碰撞更是散发着阳刚之气，于是
乎，在“男性赛场”与“女性身体”之间，在雄性
的日神精神与雌性的酒神精神之间，女性身体娇弱、
纤瘦的银幕形象具有了极大的视觉张力与心理反差。
在这一缝隙中，我们既可以体会到女性身体传达出
的“性”的魅惑，映射着男性的欲望投射与看 / 被
看的窥视心理，同时也体现着一种僭越男权、性别
平等的进步意识，如《一个女教练员的自述》中达
斡尔族姑娘阿尔塔琳以“女扮男装”的形式参加体
育学院的选拔赛而失败，却随后代替病重的纳文泰
重回训练场，最终带领队员出国征战。这一时期体
育电影中的女性更多的是尽可能地在社会结构的秩
序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具有了新启蒙色彩的现代化
姿态。在《排球女将》《沙鸥》等影片中，主人公分
别以不同的身份“重回赛场”，或是神采奕奕的新人，
或是运筹帷幄的教练，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崛起、国
家复兴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二、国家的梦：内外焦虑与认同机制
“国家身体和个人身体，按照尼采的说法，它们
都是力本身，它们借助于力本身而获得了统一。”（4）
体育电影中，运动员往往成为国家形象的符号能指，
他（她）们在赛场上散发出的体育精神是中国梦的时
代彰显，同时体现着 80 年代中国语境中的精神向度。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冷战”后期的国际舞台中，对
越自卫反击战、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
体……社会主义阵营的急剧转变，历史的无物之阵
促使了内部主体集体焦虑 ：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如
何在逐步崛起的过程中寻找到世界结构体系中的位
置？这样一种时代征候使得体育运动与国家主导意
识形态的关系被重新定义 ：希冀通过一种坚定笃行
的信念来振奋民族心理。挺身而出的体育英雄成为
这一历史催生下的必然，他（她）们在赛场上披荆斩
棘、为国争光，通过比分的反超、冠军的获得、记
录的打破，成为国家间象征性对抗的表征，也隐含
着中国在世界格局变动中的影响。同时，由于这一
时期我国刚进行改革开放不久，过去长期遗留的问
题还没有完全肃清解决，运动员的身体同样成为了
民族创伤自我修复、社会秩序和谐的符号能指。然
而，（体育）电影这样一门大众的艺术能够“代国家发
声”，又根植于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语境：“精英化”
的主导话语有着“文化领导权”的诉求与使命，它
更偏重的是意识形态属性而不是文化产品的娱乐属
性。因此，体育电影无疑浓墨重彩地将文本深层的
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导向这一主导话语模式。
原本基于国家、民族认同的身份归属就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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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必然归旨，然而在我国 80 年代竞技体育的“举
国体制”下，国家可以调动、调配全国的力量重点
发展体育事业。因此，受到了国家的福祉、培植的
运动员，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的紧密相连。而体育
电影也试图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构出一种和谐之维，
从而体现出中国梦的国家认同。在电影《沙鸥》中，
沙鸥经历了比赛的挫败、未婚夫的罹难、伤痛的困扰
后，人生陷入低谷，此时的沙鸥伫立于断壁残垣的圆
明园前，导演通过特写、大远景的镜头语言，将悲痛
欲绝的沙鸥与满目疮痍的历史境况——火烧后的圆
明园——叠印在影像的二维平面中。这一刻，国家欲
望将沙鸥内在的身体从自我和私人领域中抽离出来，
成为了干瘪的符号中空，进而植入了国家奋发图强
的竞争意识。大远景中沙鸥行走在圆明园中的镜头，
正是这种个体与国家意识形态整齐划一的镜语阐释。
此外，电影中反复出现的金牌、红黄相间的训练服、
印有“中国”字样的T 恤都成为国家意识的符号表现。
三、银幕的梦：镜里镜外的表述与想象
体育电影在叙事策略上呈现着“集体性主体”
的刻画：强调运动员个体命运与集体的、国家的命运
的统一。多人宿舍、集体餐厅、训练场地、健身房，
集体空间的开放性与纪律性持续着对团体中的异质
性个体进行着锻造与生产。整齐的衣服、严谨的作息
受制于纪律的规训；爱美的女孩统一的“短发”样
式，更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为了获得绝佳的比赛状
态；强制自己饮食习惯的转变，即服从统一的饮食
标准。“为国争光”“带领队伍走向胜利”等集体荣
誉感将运动员们倒向“理想和道德的一致性”（moral 
unity），这便形成了稳定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5）如果将这一集体缩小至更小的范围，
即主力队员与非主力队员的划分，我们便可以更进一
步觑觎到集体内部的结构纹理。主力队员——如果是
团体项目的话——不再只是受制于一种机械团结的
法则规范，因为内部明确的位置分工与协调的配合将
集体倒向“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方向；
而非主力队员则隐喻了一种叙事动力：参赛名额的
“稀缺”与团队人数的“过剩”。“稀缺 / 过剩”的隐
性矛盾为“训练”这一过程赋予了目的性，它成为尚
待补充的“新人”的唯一合法途径：运动员通过锤炼
自己的身体，成长为“理想的自我”。
从接受角度看，中国梦是如何通过电影的视觉
语法进行组接与传递？诚然，电影作为“虚构的现实”
文本，是“梦”的隐喻，而体育电影所传达出来的积
极向上的体育精神成为中国“梦”的镜像表述，两种
“梦”的观赏方式、情感想象根植于内在的逻辑关联。
在“电影—梦”的类比中，“梦的嵌套”——银幕上
的中国梦——通过电影内外观众视点的统一得以建
构，这是一种双重凝视的观赏机制。在体育电影中，
通过对比赛现场的“还原”：座无虚席的观众、现场
的呐喊、运动员的紧张焦虑、解说员慷慨激昂的报
道……这样的一种情境，仿佛亲临比赛现场一般。导
演们甚至经常使用电视机道具作为比赛直播的媒介
装置，来营造虚拟现实空间中的逼真性，随着文本
内外的观众视点同化，共同指向欲望的投射对象——
聚光灯下的运动员。在这一同化过程中，银幕内外的
观众们陷入了欧也达所谓的“主体的陷阱”——真正
主体变为赛场上的运动员，他（她）们在紧张激烈的比
分争夺中，最终获得胜利。“任何叙述都是一个主体
把文本传递给另一个主体”，（6）体育电影通过运动员
对比赛胜利的庆祝、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缓慢奏响
的国歌，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超现实臆想：在现实时空
与银幕虚拟时空的穿梭中感受着赛场传达出的正能
量和主旋律，这也是中国梦所体现出的情感共鸣。
中国体育电影作为传播体育文化、弘扬主旋律、
宣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折射出了 80 年代特殊的文
化形态与价值观念，同时面对“社会—文化”转折时
期的多重话语空间的交织，通过竞技运动精神、积极
昂扬的斗志等主导意识形态，在迅速兴起的“商业—
娱乐”浪潮中，让强国梦的伟大理念得到自上而下的
迎合与接收。
（周传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
361005）
（1）本文所使用的“体育电影”的概念，主要参照《电影艺术词典》中对于“体
育片”的解释：“与体育活动有关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节、人物
命运往往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相联系，具有较多的紧张、精彩的体
育竞赛场面。”由此可见，“体育片”主要是指故事片，不包括体育纪录片、体
育资料片或体育科教片等。见许南明主编《电影艺术词典》，北京：中国电影
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9 页。
（2）[ 德 ]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
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0 页。
（3）[ 苏 ]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
版社 1998 年版，第 230 页。
（4）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34—35 页。
（5）“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机团结”（organic soli-
darity）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中提出的概念。他
认为，刚性规定的道德一致性对维持社会秩序具有显著作用，体现为一种“机
械团结”。“机械团结”中的个体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主要是受到情感和信
仰的支配，个人是整体的缩影。随着传统道德信仰的重要性的减弱，现代社会
通过社会分工条件下的“正常”状态会逐渐形成、过渡到一种有机的稳定性
（organic stability），即“有机团结”。见 [ 法 ]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33—159 页。
（6）方小莉《作为虚构文本的梦叙述》，《西北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
第 118 页。
